
        
            
                
            
        

    
豬肉酸菜燉血腸

作者：小墨

《冰戀書櫃》

上海早上07：00

「鈴鈴……」鬧鈴響了，春妮不情願的關了鬧鈴，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因為父親是銀行的高管，所以她沒畢業工作就找好了，一家大型銀行的職員，當然這只是暫時的，將來自然會更好。

「嗡……」她發動了自己的寶馬MINI，這車是他爸在她生日時候買的，紅色，最新款，她本來想買個更好的，只是她爸讓她低調一點，所以就買了這個。

穿過熱鬧的市區，看著搶公交的人群，她很慶幸自己生活在一個好的家庭，慶幸自己是一個官二代＋富二代。

「你好，我是新來的員工張春妮。」銀行總經理辦公室一個文靜的女孩用急有磁性的聲音說道。

「妳就是春妮啊，好漂亮的小丫頭。我是妳父親的朋友，來坐，別拘束，妳想幹什麼說吧，我們這職位很多。」一個一臉和氣的中年人說道。

「嗯，不用，我就去先做最基層的吧，我父親說了，讓我來您的單位低調點。」張春妮笑著說道，白皙的臉上兩個小酒窩馬上顯現出來。

「嗯，也是，這樣妳先去前邊和她們先學幾天吧，等什麼都熟悉了再說。」中年男子說道。

「嗯。好的。」

很快有人把張春妮帶到了，銀行前邊的大廳，讓她和一個女孩學習辦理開戶業務。

「喂，看見沒！美女，這才是美女呢。」一個在張春妮對面窗口辦公的男子和另外一個男子說道。

「是啊，是啊。真漂亮，以前以為我們行的那姐妹花最好看，現在看和這個小妞一比，真是人比人得死啊。看那小臉，那小鼻子，那眼睛，那……哎，就沒不好的地方，那身材！！」另外一個男職工幾乎流出了口水的說道。

「呵呵，我們行男的少，呵呵我倆可是有希望啊，一看這小妞就是剛畢業的實習生。」第一個男生也淫笑道。

「妳好，我叫張春妮，是剛畢業的，希望您多多指教。」張春妮對著一個比自己稍微高一點的女孩子說道，這個女孩子也很好看，大大的眼睛，好像會說話一樣，雖然沒張春妮張的那麼驚艷，但是也算是美女的行列了。

「妳好，我叫張雪，我這的業務很簡單，沒關係以後大家同事了，有什麼問題妳就說，就是了，我會慢慢的教妳的，放心。」

「好的，那就謝謝了。」

張春妮很快認識了幾個同事，都是女性，因為都是二十多歲所以大家很談的來。

一個上午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下午2：00

陸續進來五六個男子，其中一個男子就在張春妮和張雪這辦理開戶業務，但是遇到了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這時候大廳的馬經理要進前台，銀行內部的門開了。

一個男子跟著馬經理進了裡邊。

「搶劫！！！」男子拿出一個五連發獵槍對著裡邊的人說道。

「搶劫。」外邊有三個男子也拿出了同樣的獵槍，兩個男子拿出了兩把長刀。

張春妮早已經嚇了傻了，另外有兩個男子一個拿槍的的和一個拿刀的也進了櫃檯裡邊，開始搶錢。

這時候馬經理想偷偷的去按報警鈴。

「碰，一悶響。」

一個拿槍男子對著馬經理的腹部就是一槍，因為衝擊力馬經理被衝出老遠仰面躺在地上，因為秋天的上海還很熱，所以她們只穿了一個白色半袖，裡邊就是胸罩。

馬經理才30歲，張的很好看，這時候她肚子已經被打穿，肚皮被炸開，可以看見腸子和黃色的脂肪，她痛苦的抽搐著，這下所有人都呆住了。

那個開槍的男子走到馬經理的跟前，「按警鈴？你們聽好了，想報警就報，但是結果。」

他把那把五連發獵槍伸進了馬經理的職業短裙裡邊，伸進了她的兩腿之間，馬經理似乎意識到了什麼，她露出了絕望而恥辱的眼神，但是一切都結束了。

「碰，碰」兩聲槍響，血肉從裙子裡邊順著槍管噴出，馬經理身體抖了兩下就暈死了過去。

男子拿出帶血的獵槍對著馬經理成熟豐滿的乳房。

「碰，碰。」兩個完滿的乳房！血肉橫飛，甚至連骨頭都飛了出來。

「啪……」張雪的手機一害怕掉到了地上。

拿長刀男子走了過來。

「110？小妞妳敢報警？」

「不敢，不……啊……」

一聲慘叫，那把長刀捅進了她的小肚子，血淋淋的刀子從她後腰透了出來。

「啊……」張雪感覺肚子有一種無法忍受的絞痛。

那把長刀在她肚子裡邊轉了一圈，然後刀刃向上，一挑。

「唔。」張春妮實在無法忍受她吐了出來。

因為張雪的肚子被剖開，腸子流了出來，花花綠綠，帶著黏黏的黃色的脂肪和血漿，她正用痛苦的眼神看著自己，她慢慢倒在了地上，身子顫抖著。

「卡」那個男子砍掉了她美麗的腦袋，一腔熱血噴了張春妮一身，那個美人頭更是滾到了她的跟前，絕望圓睜的眼睛！！！

「不用怕，小妹妹，妳不報警，妳這麼好看我不會殺了妳的。」長刀男子拿著血淋淋的長刀對著張春妮笑道。

「好了，帶著所有錢走。帶上兩個人質。」

第一個進入櫃檯裡的拿槍男子說道，給張雪開膛的男子帶著一種淫笑的眼神抓起了滿身是血的張春妮。

「就妳了，配合點，別怕，我們不會殺妳。」

張春妮早已經嚇得就是不能動，幾乎是那個男子把她拖了出去。

留下的只是大廳裡邊一具被挖出內臟人頭又滾落一遍的女屍，還有櫃檯裡邊沒有了生機的馬經理。

張春妮也看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個女同事也被帶了出來，一起上了一輛黑色的麵包車。

她們被蒙上了眼睛，車發動了。

車一直開了很久，張春妮感覺起碼有七八天，她們換了很多次車。

張春妮明顯能感到天氣變冷了，還好劫匪也給她們添了衣服。

東北某個林場的幾個小木屋。

「我們就在這待上段日子吧，現在外邊風聲很緊，馬上冬天了，我們這過了年，風聲小了我們就出去。」一個男子，張春妮知道這是他們的頭，他們一共六個人。

「行，聽大哥的」

日子過得很快，張春妮和另外一個女孩一直在一個小屋子裡待著，吃飯有人送，但是蒙著面。

上廁所什麼的都在屋子裡，連衛生都有人打掃。

很快到農曆春節了，張春妮很想家，和她一起被抓來的女孩叫趙婷婷是上海本地人，很不習慣這邊的生活開始總是哭，後來慢慢也認命了。

張春妮老家就是黑龍江，所以她還是比較習慣這邊的氣候。

還好那個領頭大哥不讓這幫小弟碰她們倆，可是這一切卻在一次雪災下改變了。

一天夜裡，那個當時把張雪開膛的男子殺了另外四人，然後讓張雪和趙婷婷給她拿著錢連夜出發了，這個男子叫薛烈，因為他認為兩個女孩子還是好對付的，並且他用買來的手銬銬上了她們倆。

雪越下越大，天快亮了，他們到了一個小房子裡，因為實在太累了，薛烈把他倆綁好就睡著了。張春妮和趙婷婷更是這樣。

但是當他們醒來的時候卻發現雪太大了，外邊的雪有一米都深，而且還在下著，這個小房子應該是林場看林子用的雖然院子裡有生火用的木頭，但是屋子裡沒有糧食，有的只是他們帶在身上不多的饅頭。

「該死」薛烈看外邊下著的大雪說道。

當天他強姦了張春妮，張春妮不是第一次，大學時候她有過男朋友，雖然開過房，但張春妮只是把他當成大學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她有自己的追求。

所以，大學畢業前她毫不猶豫的和那個男子分手了。

對於薛烈的強姦她沒在乎，只是這個薛烈不帶套她很反感，再反感的就是他的口臭了，但是薛烈很猛，讓她也到了高潮，大大的肉棒，有力的雙手揉著她那粉紅色的豐滿的乳房和豐臀。

「不錯。」薛烈是個很不愛說話的人，他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會和一個這麼美麗的女孩做愛，這種美麗不是表面上的，是女孩身上的一種靈氣，就如邊上的另外一個女孩子，雖然也是個美女，一個人的時候可能很美，但是張春妮在一起的時候就不一樣了，誰都能看出 張春妮更美。

「你出去後就放了我們吧，我們不會說出你，你也不容易，我們說出你也沒什麼好處。」張春妮說道。

「出去再說吧」薛烈看看外邊下的大雪，又看看一邊滿臉通紅的趙婷婷。

趙婷婷沒經歷過人事，她才十九歲，只是暑期在這個銀行打工的，雖然也早熟，但是兩個人在她身邊辦那事，她實在是受不了，特別是薛烈看她的眼神，讓她汗毛一立，不是那種被強姦的危機感，而是另外一種感覺。

又過了三天，饅頭吃完了。

「我們怎麼辦？沒饅頭了。」張春妮對薛烈說道。

外邊雪還在下，已經把門都封死了，薛烈出去兩次清雪，是怕雪把窗戶和門都悶上，他們會窒息。

「有辦法的，不用急。」薛烈說道，看了一眼趙婷婷。

這三天他天天和張春妮做愛，但是卻沒動趙婷婷，他先是把張春妮綁在了一個椅子上，然後開始上炕去脫趙婷婷的衣服。

趙婷婷沒有反抗，她知道這一天總會來的。

一聲痛苦的痛苦的呻吟，薛烈的陽具已經頂進了這個小女孩的身體，捅破了那層膜，劇烈的喘息，痛苦中帶著快樂的呻吟。

「啪啪」的肉體碰撞的聲音，一個雪白的胴體就在這冰天雪地的北國有了她的第一次。

很快趙婷婷達到了高潮。

可是就在她愛液噴出的一刻，她感覺心口一涼，她低下頭從自己豐滿的雙乳中間看去薛烈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拿出一把軍用匕首，刀刃已經插進了趙婷婷上邊的心口處。

「啊！」

「啊！」

一聲是趙婷婷的慘叫，一聲是張春妮的驚呼，這一切太突然了。

血噴了薛烈滿臉都是，也落到了趙婷婷的身上，想一朵朵紅色的梅花開在粉紅色的段子上。

「刺啦」薛烈平靜的把刀子往下劃去，緞子一樣的肚皮中間多了一道紅線，從心口一直到趙婷婷濃密的陰毛那。

「啊！！！」

趙婷婷無法忍受這種痛苦，身子一抖就暈了過去。

肚皮啪的一聲裂開，露出裡邊的內臟。

薛烈站了起來，去外邊拿了個洗臉盆，放到炕上，把手伸進趙婷婷的肚子，開始掏她的內臟。

「你……你…殺了……殺了她」張春妮顫抖的說道。

「這是我們的伙食，不殺她我們都要死。」薛烈平靜的掏出趙婷婷的腸子和開始流出的那些一起放進臉盆，上邊還有很多脂肪膜和脂肪，血流了半炕，張春妮彷彿又看到了張雪被開膛的那一刻。

「你…你會殺我嗎？」張春妮雖然怕，但是她還是問了。

「如果她吃完前，雪不停，也許吧。」薛烈看著外邊說道。

「唔…」一聲痛苦的呻吟，原來趙婷婷醒了，她感覺自己如同被撕開一樣，看著臉盆的裡滿滿的內臟，她感覺自己小肚子那一陣特殊的感覺。

她低頭，看見了薛烈滿身是血，把手伸進自己的盆腔，然後抓住一個紅紅的葫蘆一樣的東西，用匕首切開陰毛，然後應該是切開自己的陰戶雖然看不到，但是她能感覺到，現在的她已經沒有了疼痛，有的只有麻木和那種特別的感覺。

一個血紅色的葫蘆帶著一個被切開的陰戶還有上邊的陰毛被扔進了臉盆。

「我的子宮嗎？」趙婷婷看著這些，這時候薛烈已經用手抓住了她的一個乳房，他看到趙婷婷醒了，但是他沒有說什麼，就如同當年他做屠夫殺豬一樣。

「刷」一個圓潤的奶子就被薛烈剃了下來，然後是另一個，趙婷婷的最後一眼是薛烈用斧頭剁掉了她的右腿，她慢慢的閉上了眼睛，她知道，自己會變成別人的食物，開始很怕，可是後來卻是一種莫名的幸福。

看著趙婷婷一點點被肢解張春妮沒有喊，她知道，沒用，她也不想喊，也許明天她也會變成這樣，一堆肉，一盆內臟，一灘血。

薛烈把趙婷婷的肢解了，他把她的美麗的雙腳剁了下來，然後有剁下她的雙腿和雙臂，然後頭部，又把她的軀幹從腰部剁開，把肉塊一塊塊的拿到了午後放在了雪裡凍上，

只是把雙腳和胯部扔進了鍋裡。

他就開始默默的清洗趙婷婷的腸子。

張春妮被綁在椅子上，沒說話，靜靜的看著這一切。

很快鍋裡水開了，很快屋子裡有了迷人的肉香。

薛烈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把內臟清理好了，同樣也拿到外邊凍上。

他不知道在哪弄來一個碗弄了些蒜醬，然後洗乾淨臉盆把趙婷婷的胯部（就是屁股那段）和雙腳撈了出來。

肉散發著迷人的香氣，張春妮雖然在銀行的時候看見張雪被開膛，但是這是她真真切切看到一個活生生的女孩被肢解，被煮熟，薛烈把趙婷婷的屁股切開，表皮下邊是一層黃色的脂肪，可以看到刀切開的時候還有人油流出。

他剃下了裡邊的一塊瘦肉，遞給張春妮。

「不，不要」張春妮雖然有些餓，聞到這迷人的肉香更是想流口水，但是她還是過不了這個防線。

「想吃的時候告訴我，但是我不會讓妳餓死，如果妳明天中午還不吃，我會殺了妳把妳也凍上。」薛烈說著把趙婷婷的腳拇指掰了下來沾著蒜醬吃了起來。

很快他吃了一個，然後又吃了另外一隻。

「女人腳果然好吃，比豬蹄好吃多了。」薛烈狼吞虎嚥的啃著趙婷婷的腳。很快雙腳變成一堆骨頭。

然後他躺在炕上睡了，雖然炕上已經被他簡單的收拾了一下，但是還可以看到暗紅色的血跡。能聞到屋子裡濃重的血腥味，當然也多了濃濃的肉香。

第二天早上張春妮吃了幾塊趙婷婷屁股上的肉，她開始只想吃一塊，可是肉太好吃，她忍不住多吃了幾塊。

看她吃了肉，薛烈也只是銬住她的雙手了，晚上又有了一個完美的胴體和一陣陣充滿磁性的嬌吟。

張春妮不止一次做夢夢到自己被殺，被開膛，滿身是血，被煮熟，但是她卻沒有害怕。

第三天，雪不下了，而且在晚上的時候他們發現了遠的地方有了青煙生起，有人！！

薛烈警告了張春妮幾句，然後揭開她手銬拉著她望著青煙走去。

「你好，有人嗎？」薛烈喊道。

「你……你好，你是？」一個脆生生的聲音說道。

很快門開了，一個十五六的小女孩從裡邊探出頭來，一雙黑溜溜的眼睛看著他們倆。

「姐姐，有人來了。」小女孩說道。

「知道了，來，你們是林業局的嗎？」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孩從屋子裡邊出來，她個子很高，一頭長髮，瓜子臉，瓊鼻，秀目。

「我們是出來玩的遊客，迷路了趕上大雪，雪停了看到這邊有人煙就來了。」薛烈說道。

「哦，進來吧。」姐姐說道。

進來後張春妮知道，姐姐叫陸明，妹妹叫陸玲，是幫爸爸看林場的，沒想到下大雪封住了山路，還好她們通過電話告訴了爸爸這邊沒事，剩下的糧食夠他們半個月吃的，而她們父親也會在三天後趕來，如果不再下雪。

傍晚

這是我們帶的豬肉，正好妳們這有酸菜，我們做個酸菜豬肉燉粉條吧，薛烈拿著被剃去人皮和脂肪的趙婷婷的大腿肉說道。

「好啊，好啊。有豬肉吃了。」陸玲歡快的叫道。

「謝謝你」陸明微笑的說道。

「客氣，我們還要謝謝妳的款待呢」薛烈說道。

很快桌子放好了，一盆噴香的「豬肉燉粉條」做好了。

四個人都吃了很多，張春妮吃的很香，彷彿回到了小時候東北農村殺豬的時候。

第二天醒來，陸明姐妹發現自己被綁了起來。

「你要殺了她們嗎？」張春妮平靜的說道，她現在對殺人已經麻木了。

「她們見過我們的臉了，現在是兩天後她們父親就要來了。」薛烈說道。

「妳想和我一起走嗎？」薛烈忽然問張春妮。

「去哪？」張春妮看看薛烈說。

「去國外，除了這樣我不知道怎麼樣對妳。」薛烈說。

「你為什麼不殺了我。」

「我覺得妳很好，我想妳做我老婆，雖然我沒能耐，但是我們有錢，出國後我會對妳好的。」

「我還有選擇嗎？」

「妳殺了她們，我們行裡有個規矩，手上有了血便算是入股，出國妳也可以不跟著我，我們是同夥妳殺了她們。」

「別……別殺我們，求求你們了。」陸明聽到對話，看著薛烈遞給張春妮明晃晃的匕首聲音顫抖的說道。

而陸玲嚇得只剩下不停的哭泣了。

「你們要殺，就……就殺我吧，她還小什麼都不敢說的。」陸明看到慢慢走過來的張春妮說道。

張春妮忽然站住了。

回頭看下薛烈。

「你看過殺年豬嗎？」

「我以前就是屠夫。」

「我想吃豬肉燉血腸，也許明天跑出去下輩子也吃不到了。」張春妮說道。

「好」薛烈去拿來一個桌子放在地上。

然後提起陸玲就開始脫她衣服，陸玲嚇得哇哇的尖叫。

「別殺我妹妹，別殺 ，你們殺就殺我吧，我……我肉多，別殺我妹妹嗚嗚……我不反抗。」陸明拚命的掙扎的說道。

「殺她吧」張春妮對薛烈說道。

薛烈看看張春妮。

「好。」

陸玲的嘴裡被拿布堵住了，陸明很配合，脫了衣服，張春妮把鍋水燒的溫熱，然後給陸玲洗了個澡，然後開始仔細的用刀片刮陸玲的體毛，特別是陰毛和腋毛。

然後又洗了一遍，陸玲被綁在雙手和雙腳按到了桌子上，就如同一個洗的白白的待宰的年豬，一個大盆放到了她脖子下邊。

薛烈壓著她，張春妮拿著一把陸玲家殺豬用的尖刀走了過來。

「等……等等好嗎？」陸明忽然說道。

「有事快說吧。」張春妮看著她。

「你們一定會殺我妹妹的吧？」

「她不應該看到我們，而且看到我們殺妳。」

「妳……妳們給她個痛快好嗎？她，怕疼，好……了妳動手吧。」

「沒事，很快就會結束的。」

「撲！」張春妮說著把刀尖對著陸明的鎖骨上邊頸窩處就紮了陸明的胸腔。

「啊！！！」陸明雖然有心理準備，但是她還是發出了慘叫，血從她的嘴裡和鼻子裡噴出。

殺豬很有技巧，一刀進去，不能扎到心臟，只能扎到動脈上，血才會流乾淨，豬才不會死，雖然張春妮沒殺過豬，但是這刀卻捅的很好，捅破心動脈，沒碰到心臟。

血順著刀嘩嘩的流進了盆裡，陸明痛快的掙扎著，可是按住她的是薛烈。桌子因為她的掙扎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血很快流了半盆，張春妮不停的攪動防止其凝固。

陸明的掙扎不明顯了，臉色變得沒了血色，皮膚也更白了，連粉紅色的乳頭也變得略白。

刀子一轉，血又出了一些，陸明的身體也顫抖了一下。

薛烈把她翻了過來，讓她仰面躺在桌子上，又拿來一個桶。

「你給她開膛吧，我去拿調料挑下血。」

「嗯」

張春妮，第一次殺人。

她忽然有種從未有過得快感，那種看著別人在自己手上慢慢死去的感覺。

她把刀刃對著陸明的腹中線一劃，肚皮打開，和薛烈給張雪和趙婷婷開膛一樣，肚皮裂開，裡邊是黃色的脂肪，花花綠綠的內臟。

她把手伸了進去，暖暖的，滑滑的，油油的，慢慢的把內臟放進桶裡，心肝肺，子宮等等，慢慢的一樣樣的拿出來，剃出來。然後在薛烈拿走腸子去收拾後。

她又開始用斧子肢解陸明，陸明不知道什麼時候死的，好像在最後剁下她腦袋的時候還有反應，但是反應很弱。

她剃去陸明的乳房，剃去胸部的表皮和脂肪，把排骨剃了下來。

薛烈給她做了一個排骨酸菜燉血腸，血腸是大腸灌的就是肥腸，很好吃。

還有五花肉燉的火鍋，她們喝了酒，然後又開始做愛，開始喝酒，吃肉，吃酸菜，吃血腸，吃粉條。

迷濛中，張春妮殺了陸玲，她沒有給陸玲痛快，而是把她的手按在門檻上剁去她的雙手，然後剁去她的雙腳。

然後小手臂，小腿，手臂，大腿，陸玲暈過，但是都被張春妮用涼水潑醒。

最後她生生的把小陸玲從腰部剁開，來了個腰斬，陸玲已經不喊叫了，只是痛苦微弱的呻吟著。

不知道時候閉上了眼睛。

「原來女人是這麼狠毒。」薛烈看著被活活肢解，滿地內臟的陸玲說道。

「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喜歡看別人被我肢解，被我開膛，喜歡那種掌控生死的快感，很喜歡別人痛不欲生和怨恨的表情。」張春妮迷茫的靠在薛烈的懷裡說道。

「嗯」

夜漫漫的黑了下來。

第二天 張春妮和薛烈帶著陸玲和陸明的部分肉上路了。

第三天，陸明的父親來了，和他一起來的朋友們看到的是滿地的殘肢，滿地的內臟，還有滿地的鮮血和鍋裡剩下的骨頭和帶著濃濃香味的「酸菜豬肉燉血腸」

一個月後，大連某個海邊的農家。

「什麼？只能帶走一個人？我不早就定好了兩人的嗎？你……」薛烈還想說什麼電話那頭斷了。

「媽的只能帶一個人偷渡。妳走吧。」薛烈扔了電話說道。

「不了，」張春妮說道。

「為什麼？妳不想走，我自己可以等下次走。」

「我應該在黑龍江的時候就死了，現在我不想走了，我想死。」

「想死，妳瘋了吧。」

「我每天晚上都能夢到自己被殺，被肢解，我很想，不知道為什麼。你幫我好嗎？」

「妳？！妳真的？」

「是，這是我前幾天弄的魚槍槍桿，我想死的慘一些，我想慢慢的感受死亡，你幫我。」張春妮拿出了一把雪亮的魚槍槍桿，這是一個一米半長帶著倒鉤的魚槍槍桿，張春妮癡迷的看著槍桿。

「妳想怎麼死？」

「我想了很久，你照我的做就可以了。」

魚槍槍桿後邊有個孔是穿繩子用的，薛烈弄一個長繩穿進了那個孔，然後綁好，他看著穿著白色短裙，和緊身露臍露臍裝的白色T恤的張春妮眼前一亮，她還是那麼美。

張春妮說喜歡看白色衣服噴滿鮮血的感覺。

她的短裙很短，甚至可以看到裡邊白色的底褲。

「開始吧」張春妮平靜的說道。

她分開雙腿躺倒了木床上，木床上也是白色的新床單。

薛烈把她大字型的綁好。

然後把魚槍槍桿的尖刀對準張春妮的陰戶部位。

「忍不住就說。」

「嗯，動手吧，這一天我等了很久。」

「啊」一聲輕吟。

槍尖捅破內褲，捅進了陰道，因為槍尖兩邊有刀刃，所以一下就切開了陰道壁。

血順著槍尖從陰道裡流出，染後了白色的內褲和裙子。

「啊……繼續，親愛的，好爽。」

「啊……」一聲帶著快感的慘叫。

槍尖穿過春妮的陰道，捅破了子宮進入了腹腔。

「啊……好痛，我的子宮破了，親愛的，來……來捅穿你眼前的賤人。」張春妮用她甜蜜的磁音說道，就如同沒次咿呀的叫床聲一樣。

薛烈下邊一下就硬了，他用力一捅，槍尖到了胸腔。

「哦……」

張春妮有種窒息的感覺，從陰道一直到心口，如同一條火線，血順著槍桿從她的陰道流了一床，紅紅的鮮血，白色的床單，一個迷醉的美人，胯下一桿捅進一般的明晃晃的魚槍。

「仰頭，我要把它從妳嘴裡捅出去了！！」

「嗯…」

「啊，嗚嗚」

薛烈一用力，槍尖穿過胃通過食道終於從春妮的嘴裡透了出來，帶著她的鮮血，伸出了一尺多長。

春妮渾身顫抖，但是她有著從未有過的快感。

薛烈給她打了一針強心劑。

然後拿出了一把巨大的剪刀，這都是春妮準備的，即使是可以兩個人偷渡，她也不會走。

薛烈看著張春妮那個粉紅色的美足，美足穿著一個粉色的涼鞋，這是春妮最喜歡的一個涼鞋了，穿上後讓她的美足更美了。

「喀嚓」

「唔………」一聲痛苦的呻吟

穿著涼鞋的美足掉到了地上，薛烈沒有理會，然後他又把剪刀夾到了另外一個足腕上，剪刀很鋒利，足腕一下就被劃破了，薛烈一用力，喀嚓一下另一個美足也掉到了地上。

「唔」這時候可以看到春妮流出了眼淚。

「痛嗎？不行就結束吧？」薛烈說道，可是春妮搖搖頭，眼神中更多的是堅定，她希望自己被肢解，被殘殺，生命只有一次，她要盡情享受。

「喀嚓！」

「喀嚓」一雙玉手也脫離了她的身體，纖細的手指還動了一下。

薛烈拿出了一個大盤子把她的玉足和玉手都放進盤子裡。

然後拿出斧子，慢慢的剁去春妮的大腿。

「碰，碰。」血肉橫飛，春妮特意找了一個不大的斧頭，讓薛烈慢慢的剁。

大腿根部被剁爛，一條修長的美腿也離開了春妮的身體，然後是另一個，然後是兩個手臂。

最後春妮只剩下一個軀幹。

沒有手和腳的四肢被掛在了屋子裡，然後薛烈抓住魚槍槍頭，往外慢慢的拉。

陰道的另一頭繩子被槍桿帶著也慢慢的進了春妮得身體，春妮身子顫抖著，嘴裡發出嗚嗚的聲音，但是她的表情卻是迷醉的。

繩子最後邊打了個結，最後卡在了春妮的陰戶上。

嘴裡也出來了很長的繩子，薛烈把嘴裡出來的掛在了屋子裡準備好的架子上，一個美麗的軀幹。

薛烈慢慢的剃下了她的乳房，不是一下剃下來，而是一片片的切，乳房沒了就慢慢片胸脯上的肉，春妮想感受下被凌遲的感覺。

然後薛烈又一片片的剃下她臀部的肉。

最後把短刀扎進了春妮濃重的陰毛處，她最想要的時刻來了————

被開膛。

「遲啦，」多麼美妙的聲音。

春妮一聲呻吟，感覺肚子一涼，她雖然看不到，但她知道肚子被剖開了。

薛烈把手伸進那溫暖的腹腔裡，慢慢攪動，腸子流出來，有的都拖到了地上，但是薛烈沒有拉斷或者切斷或者掏出她們，而是把手伸進春妮的小腹。

拉出了她的子宮，他切斷陰道，把子宮放進一個盤子，然後找了一段大腸切了下來。

春妮偶爾身子會顫抖一下。

薛烈給春妮又打了一針強心劑。

從冰箱裡拿出了一大瓶血，這是春妮提前自己抽的自己的血，她不想被放血，但是她想自己的男人吃自己的血腸。

薛烈收拾好大腸，用鮮血灌了血腸，做了一鍋「酸菜豬肉燉血腸」

做好後他把春妮放了下來。

把軀幹平放在地上，他知道春妮堅持不了多久了。

「聞到了嗎？這是妳的腸子和血還有的妳的肉做的「酸菜豬肉燉血腸」很好吃的，很香。」

春妮緩緩的點點頭，臉上露出滿意的微笑。

薛烈看著她，拿出斧子，慢慢把春妮的軀幹從腰部剁開，因為春妮喜歡那個叫陸玲的小姑娘被殺的場景。

薛烈看著滿地，滿床的屍塊。喝著酒吃著「酸菜豬肉燉血腸」

最後他把春妮的屍塊整齊的擺放在了一個大冰箱裡。

一個月後春妮的家人通過警方找到了她。

一個冰箱裡，一雙腳，一雙手，四節四肢，一個沒了臀部的胯部骨骼，兩扇不完整的排骨，一個背部軀幹骨，一盆內臟，一片片不知道哪裡的肉，一顆露著滿意相容的美人頭。

自然還有一盆被凍著的「豬肉酸菜燉血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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